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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4月6日（星期四）
上午 9:00 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http://pm.caa123.org.cn）公开拍卖一批公务车
辆。竞买保证金人民币每辆两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将保证金汇入我司指定账户
并至我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看样时间：闽清车辆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班
时段(可现场报名)

看样地点：闽清车辆在闽清县公务车封存车
辆停靠点（原城关小学操场）。

报名截止时间：2017年4月1日上午12时前
（以 保 证 金 实 际 到 账 为 准）。 联 系 电 话 ：
0591-88593473

联系地址：福州市五一中路115号运通大厦
运通拍卖微信号：
yuntongpaimai www.83331333.com

福建运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闽清公务车拍卖公告
八、目前禽类还能不能吃呢？
禽是人体良好的食物蛋白质来源，价廉物美。鸡、鸭等

禽类肯定是可以买、也可以吃的，但一定要吃得安全。
一是要注意尽量避免直接购买活禽、直接接触活禽和自

行宰杀活禽。要尽量购买、食用有检疫证明的冷鲜禽、冰鲜
禽及其产品。尤其在已经发现有H7N9疫情的地区，更不要
去购买活禽。科学分析证明，集中屠宰的冷鲜禽、冰鲜禽，不
但与现宰现杀的活禽具有同等的营养价值，还可以极大降低
感染H7N9等疾病的风险。

二是一定不要从流动摊贩处购买活禽，也不要将从活禽
市场或流动摊贩处购买的活禽与自家家养禽混养。调查发
现，近期在一些已经关闭主城区活禽市场的地区，在其城郊
结合部和农村地区出现了H7N9病例，绝大多数是因为从流
动摊贩处购买活禽，或将外来禽只与自家禽混养后造成暴露
感染。

三是要提醒老年人群，特别是原来就有慢性肺部疾病、
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和体质比较差的人，购买禽类
产品时更要尽量避免
或减少与活禽接触，
不去或少去有活禽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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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的后院长满了草，密密匝匝，葱葱茏茏，肆
无忌惮。

来看房子的人都说：这么多杂草，想要清除干
净，恐怕要费些时日与精力呢。

面对着这蓬勃的生命，我们在心里筹划着该如
何从它们强劲有力的指端抢回那本该属于花与树的
一亩三分地。

最终我们放弃了用工具的想法。除草机是很犀
利，但它只是把草的身体粉碎却无法动摇它的根基，
一阵风雨过去，它势必又将探出脑袋继续横行霸道。

我们与草进行了一番公平的较量——双方不用
任何武器的徒手对抗。此时的杂草一改往日风吹婆
娑的柔曼，在阳光下的它们毅然坚挺，那枝条瞬间充
满了力量，随时准备着抵御我们伸向它们的柔嫩双
手。

不得不戴上手套才敢与之握手，不知道这算不
算作弊，如果草儿会言语，说不定此时它们都在集体
抗议了。所幸，它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那我们就可
以厚颜无耻的当作不知道了。

草儿的团结与抵抗精神是在我们用上吃奶的力
气想要去撼动它的时候深切感受到的。在地面上看
着是独立的一株野草它们扎在土地下的根系却是交
叠相连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拔了一簇下来，却因
用力过猛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如果野草有知，相信它
们此时一定都在集体嘲笑我的囧态。

草终是敌不过人的。当看着被拔除的一棵棵一
簇簇草被散落在路旁的时候，心里方才涌起的成就

感瞬间消失了。这也是生命，而且是无辜的生命，它
们在阳光雨露的感召下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原
意是来装点我们的生活的，乃不知却成了人类急急
想要铲除的对象。

在墨村，最神奇强壮的是草的家族，最示弱的也
是这个家族，人无论怎样努力也高不过这些草，也斗
不过这些草，人与草最后就会草草讲和，相安无事。

草族不是霸道，不是欺负人，它们有时就想高人
一头。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们已经登房越脊跑到
屋檐上屋脊上，有一点土就能栖身，一点也不感到委
屈。最惊险的是在破的瓦和砖缝里，它们像怀揣着
使命似的，给破败的地方以风景和安慰。有时我想，
这些草是有想法的，她们并不低于那些翅膀和羽毛，
它们虽然出身卑微，也许家族里的很多兄弟姐妹无
法离开沟壑崖角，一辈子死守着那一亩八分田地。
但是，只要有机会，还是会有不安分的灵魂，随着飞
禽，随着走兽和风，尽量走到高处。

我想，那些在高处的草，兴许有人不安分的灵魂

附着，有谈宇宙起源的书里说，人死之后，他的血肉
化作分子，沾在很多有机物和无机物身上，沾在几百
万个人的身上，重新成为生命体，我想，那站在高处
的草也说不定就沾了不安分的人的血肉。那这草就
有了使命，换言之，这草有了人的体温，也有了人的
脾性。

我明白了，草走得再高，也离不开土，就如一类
的人，走再远，也会挂着家。草是乡间最普通的居
民，没有草，就没有别的一切，如果一个地方寸草不
生，那这个地方就是死寂的荒芜，说草是乡村的底座
和原住民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上苍送给世间的最好
的礼物。

小时候，在农村的日子里，我太喜欢与草腻在一
起，躺在绿草上睡觉或者在干草堆里掏一个洞，窝在
里面读书，鼻翼里的香是墨绿的，而书页上的字香则
显得浑厚了，有点浓黑。

草很香，不是那种浓烈，和土地的朴素和低调相
近。从泥土里走出的，难免带有泥土的基因，草们很
少喧哗，这也近于朴讷的农人，都是从土里走出的，
一个叫草，一个叫草民，一样的姓氏，一样的都有泥
土的质地，草们不鲜艳，它的种子也是如此，多是泥
土的色调。

人与草常常作对，对它们痛下杀手，但最终，还
是草慈悲，怕人的灵魂孤单，把新绿和生意在坟地里
长出卑小和祈愿，给荒野以宽慰。

我静默地望着那一堆被我们连根拔起的草儿，
心中顿生无限的敬意与敬畏。

草草
○ 郭娟妃

其 一

春光吟

引领东风居首季，浑然自是得天机。

时晴时雨咸宜绿，忽暖忽寒乱着衣。

紫陌骚人诗兴起，青郊游客野踪迷。

无常小怨姨娘脸，芳信年年老少痴。

其 二

春山行

渐入春山渐忘身，黄泥裹足雾缠人。

枝柯欲发皆蓬勃，禽鸟初欢倍浸淫。

歇雨林中风影乱，流泉石上锦苔新。

谁知探得春消息，结伴何如独自寻。

春 天 里 的 歌 （二）

○ 黄维江

过了三月三，春天才算真的来了，
花草树木含着情，藏都藏不住，花开
了，山绿了。

三月天，热闹赶着趟儿了，你看，
各山头都活泛起来，庙会不断，天天有
秦腔大戏上演，老人有的是时间，他们
提着小马扎，围在戏场里，一直看到鸣
金收兵，戏幕重合。哪里有热闹，哪里
孩子最多，孩子的钱是最好赚的，玩具
摊，小吃摊，甚至连过山车气垫床都搬
上山去，玩渴了有饮料，饿了有各色小
吃，庙会好像儿童游乐场。

我也在晚上去凑过一
次热闹，看到小孩子手里
举着棉花糖，脸上戴着怪
异的面具，头上戴着荧光
花环在人群里穿梭。

善男信女虔诚的对着
神像上香叩拜，慷慨的上
着布施，庙里烟火鼎盛。

热恋中的男女总有说
不完的情话，女孩拿着糖
葫芦，吃了一口，让给男孩
一口，但愿他们能把以后
生活的酸甜滋味共同咽下
去。不能怪我目光太偏，
因为恩爱的剧情就在我面
前上演。我挪了位置把目
光投向戏台，看了老半天
也不知道台上兵刃相交的
是啥戏，衣着单薄的我抵
不了春夜的寒凉，匆匆和
好友返家。

热闹的庙会需要供
养，周围的乡亲早早都会
收到请帖，母亲和婆婆也会各自收到
不同山头的喜帖，庙会当天，家务再
忙，母亲也要去随礼，然后急急回家。
婆婆因为有病，心里烦躁，随礼后，看
完当天的戏就回家，睡上老半天才缓
过乏劲儿，此后极少去凑热闹。

母亲差不多每年收到两三张帖
子，一张随礼一百，这样延续下去也不
是一个小数目。当然这只是我在内心
偷偷理会，被母亲知道了会很惶恐，这
样的想法是对神灵的不敬。她笃信，
暝暝之中有神灵，惩恶扬善，公私分
明。

母亲和村里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人
都有个共同的习惯：早起锻炼途中，捡
拾路边的饮料瓶，收集废纸箱，攒多了
去换钱。有一次去看母亲，她整理了
高高一架子车废品，外孙子掌辕，帮外
婆换来二十多块钱。一个饮料瓶二分
钱，纸板每斤两毛钱。这是三个月的
劳动所得。母亲执意要给孙子十块
钱，被他断然拒绝了，反过来劝外婆，
以后别去路边捡拾垃圾，他省下来的
钱比这多，都给外婆。母亲满脸喜悦，

她说，她身体好，并不缺钱。
捡垃圾不是丢人的事，靠双手
挣钱，心安理得，好过伸手讨
要，再说，电视上演了，我们这
也叫环保行为。母亲这番话
让我们俩陷入沉默，真不知该
说啥了。由她去吧，只要她高
兴。

母亲揣着自己分分粒粒
攒的钱，去赶庙会，其实她心
里是有所求的，她希望用自己
的虔诚换来神灵对她的孩子
们的佑护，保佑她们平顺安
康。

三月底，临近阳历劳动节
了，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广场
舞比赛，旅游杯篮球赛，各单
位也有自己的活动，比如拔
河、跳舞、两人三足，不管内容
如何，总归有个迎接节日的仪
式感吧。

听说有个村的篮球队高
薪请了体校的外援，篮球赛上
很是拉风。我的同学一直以

来都是村里的篮球队长，今年因为资
金问题篮球队没有组建成功，让他很
是遗憾。三天的赛事，他是个忠实的
观众。他说，有场比赛，成为外援三分
球的专场。我们都觉得，势均力敌的
比赛最为公平，精彩。力量悬殊的赛
事没有悬念，索然无味。

不管结果如何，有的球队队员落
了一双四百多块钱的球鞋，有的换了
一身崭新的李宁服，足啦。

精彩是崭时的，五一来临，平常的
日子交给劳动去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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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我推着自行车刚进院子，身后传来一声

娇喝，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得心里一
颤，不用看就知道是调皮鬼妹妹。她知道我
要回来，听到动静早早躲在一旁吓唬我。我
放好车子，佯装生气不看她，她拦住我的去
路反剪着双手，对着我挤眉弄眼，又神秘兮
兮地瞅着我笑，大眼睛弯成一对细细的月芽
儿。

“又想出啥鬼点子了？”
“不是不是！”
“准是犯了错，想搬救兵？”
“不对不对！”
“我猜不出，也不想知道！”
我明明很想知道究竟，又装做若无其事

的样子，这样急性子的妹妹就会兜不住，谜
底马上揭晓！

“哼，谁犯错误了！”
妹妹哼哼唧唧地从身后抽出手来，拿着

一个信封在我眼前晃荡着，我一把夺过信
封，讨好地对妹妹做了一个鬼脸，举起信封
看了看，没有贴邮票，收件人是我，字迹洒
脱，好漂亮的钢笔字。

“我的？”
“嗯，好好看看，白马王子来信了！”
我带着满脑子的疑惑拆开信封，取出

信，一张照片滑了出来，照片上是一位面目
清俊的小伙子，他的身后是某大学的牌子。
看完信我才明白了信的来由，原来是有人慕
名自荐，要做我的男朋友！我折好信连同照
片一起装进信封，心想：这个人也太离谱了，
有点像电视剧里的情节。

那一年，我二十岁，离开校园三年多
了。刚毕业那会儿，就业无门，家里境况窘
迫，我闲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不得已，父
母只好想想种粮以外的办法。经济落后的
乡村没有更好的出路，合计后的结果是，承

包队里的桑园，植桑养蚕。
当时，队里的桑树嫁接成活刚刚一年，

由于无人管理，矮小的枝条上稀稀疏疏挑着
几片叶子，满园荒芜。父母领着两个女儿给
桑树施肥、锄草、修剪，在我们全家的精心护
理下，一个夏季，桑苗蹿了个儿，科技的力量
催生了巴掌大的桑叶，叶片比野生的大了好
几倍，片片桑叶泛着亮泽泽的油光，欣欣然
迎着山谷的风笑得前仰后合。

秋天，我家养了一季秋蚕，由于是初次
尝试，有镇上农技站的科技员提供科学养蚕
技术，虽然规模不大，收效甚微，我们却很快
掌握了养蚕技术，听着蚕儿“沙沙沙”地食着
桑叶，感觉就像在欣赏一支动人的曲子，等
白花花的蚕茧换了钱，全家人信心倍增。

因为气候的原因，一年只能养春、秋两
季蚕，我们常看到电视里采桑姑娘头戴方巾
像花蝴蝶似的穿行在碧绿的桑田里，画面唯
美得如一首诗，可有谁知道养蚕人的辛苦
呢？蚕儿娇气，爱干净，带露的桑叶是万万
不能喂的，得薄薄的撒在通风阴凉处的席子
上晾干水珠才可添食，否则，它会生病，极易
蔓延，是养蚕人最怕的事。每天都要早早起
床给蚕匾铺上蚕网撒上消毒粉清理蚕的排
泄物，母亲说，不能叫蚕屎，与死谐音，不吉
利，我们都叫蚕沙。在蚕网上撒一层桑叶，
香烟似的蚕儿就会从网洞攀上撒在网子上

的桑叶，顺着叶子边缘张着如锯的小口掠食
鲜嫩的桑叶，近二十匾蚕同时进食，那声音
如细密的雨点洒落在竹叶上，“沙沙沙”让人
有一种紧迫感：桑叶快吃完了，赶紧去摘！
蚕经过四次休眠，到了五龄期，食量大得惊
人，持续猛吃猛长一个礼拜，直到蚕儿吃够
了桑叶，呈半透明的时候，就开始“上山”结
茧，劳累的养蚕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经过两年的摸索，我已经是一个娴熟的
蚕姑娘了，掌握了科学养蚕技术，成为一名
编外的技术员。经常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
帮其他蚕户排疑解难。在厚道的乡亲眼里，
我化身为热心善良解困扶难的蚕医生，大家
对我赞不绝口，好名传四方，于是就出现了
那封自荐信。

信是“白马”托旺叔转交给我的，我拿着
信去找旺叔，让他退还这封信，旺叔劝我先
别急着拒绝，原来这位白马是刚毕业的大学
生，分配到旺叔儿子所在的工厂，经常跟着
旺叔儿子来家蹭饭，多次听旺叔夸奖我，对
我产生了好感，几次想认识我都遇我外出不
在，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索性写了这
封信。

我觉得他的举动有点唐突，旺叔却劝我
说“小伙子一表人才，又是大学生，不妨先见
一见。”于是安排我们礼拜天见面。

礼拜天早上，我洗了把脸，望着镜子里

素面又有朝气的脸心情畅亮。养蚕期间，不
能用擦脸油和香皂这些有异味的东西，这是
老辈人的说法，母亲对这些深信不疑，我对
此不置可否却也不敢拿这些换钱的宝贝做
实验。去桑园摘来桑叶，给蚕匾铺上网子添
上桑叶，逐匾清理蚕纱，让忙碌冲减心中的
紧张和不安。说心里话，这是我初次相亲，
想想对方是个大学生，人又帅气，心里有几
分甜蜜和期待。我一边干活一边想心事，妹
妹跟在身后笑嘻嘻的像个小尾巴，她嘀嘀咕
咕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直到她抗议地
晃着手在我面前划拉，我才猛然回神，不觉
红了脸。

忽听到屋外小黑的狂吠，知道是他来
了，妹妹兴冲冲拉着我迎了出去，他由旺叔
的儿子做陪，果然是风度翩翩，我有一些慌
乱。递过茶水后，我默默地坐在一旁，他和
旺叔的儿子说着厂里的事、学校的趣事和社
会上的话题，侃侃而谈，谈兴昂然，我有心插
话，又觉得无话可讲，他的言谈举止透着大
学生的优越感，让我有一丝丝的失望，在我
心里，他应该是言语有度，内敛，沉稳的人，
刚对他产生的好感打了折扣，内心也渐渐平
静了下来。

后来，他托旺叔的儿子来约我，我退还
了他的信，以自己是村姑配不上大学生为由
而婉拒了他，不过，心里还是有着淡淡的失
落。我的首次相亲就此没了下文。后来，我
对自己当时的冷静而感叹，这大概就是人们
所说的没有缘分吧。

一晃多年过去了，我的婚姻在勺子碰锅
沿的摩擦中越来越安稳，每次跟着老公汗流
浃背的辛苦劳作时，他都会拿我的这件事来
开涮（这件事在当时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则
拿出一副万事随缘的坦然来应对他的戏谑，
当年的过往已随风匆匆而去，余下的都是阅
尽千帆后的淡定。

匆 匆 那 年匆 匆 那 年匆 匆 那 年
○余凌风

有几只嗜血的蚊子不知不觉就
移民进入了一间正在施工的大会场，
也许是工人挥汗如雨的光膀子散发
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气味，它们来了。

后来，工人们漆完白粉墙，安好
了流光溢彩的吊灯，贴上了巨幅的壁
画，再装上明晃晃的玻璃，关上门窗
就离去了。当然了，这期间，几只蚊
子“子又有子，子又生孙”，家丁兴旺，
族群发达，工人们的大半个身子自然
而然悄悄地成了养大这个家族的肥
沃土壤。

可就随着几个工人“抨”的关门
一走，这群蚊子似乎一下子当然还包
括之后很长的时间里遭受到了几近
灭绝的打击：它们被紧闭在干燥无物
的会场里，饿得发疯，有气无力地呐
喊着，上亿万“蚊次”地对着透明的玻
璃窗撞过去，结果当然是闷声不响地
又被弹回来，却从没能冲出去，只得
眼睁睁盯着窗外灌木滢滢的露珠，它
们喝不到；巴巴望着行将腐烂、想来
定是酸酸甜甜的小浆果，它们吃不
到，而这些本是蚊族史上每逢饥荒总
可一解燃眉之急的小小快餐，现在近
在眼前，却也远在天边。就这样，这
家子本已兴旺的“蚊丁”眼看着一天
天锐减无增，长此以往，恐怕蚊将不
蚊、闻所未闻了……

这段灾难虽然也饿出了蚊族中好几代绝顶聪明的
哲学家，可是挖空它们的脑髓也不会想到，造成它们灾
难的唯一原因竟是这样的：

原来，这座会场，从选址圈地到运材施工，都是不怎
么开会的老板垫资运作；连老板也只知道，从这项工程
还在娘胎里往前算起不知多久的时光里，就已在一个个
更大更敞亮的会场里开过了若干次更重要的会议，其中
有一些或连贯或断续的会议曾经替这座小会场打过草
稿、拟过蓝图，现在小会场总算建起来了，但是怎样挪筹
资金付款给老板，他们总是回答：等开会研究；怎样安排
工程验收，他们总是回答：等开会研究研究；怎样应付工
程中拖欠民工工资，他们总是回答：等开会研究研究；怎
样清理会场门道上的一小堆烂尾巴泥灰，他们还是说，
等开个会研究研究……这样，这许多大小事务又需召开
若干专门或不专门的会议来研究定夺，这在蚊族历法里
又是若干世纪的漫长时期里，这些几乎永远也数不清的
会议，正因上述相悖的缘由，偏偏只能在千里之外的更
高级别的其他会场里举行，于是，呜呼，这里就只能长期
门窗紧锁，忙人闲人一概免进；于是呜呼，可怜那么多曾
经很幸福的蚊子们熬着熬着，六腿朝天，双翅贴地，一命
呜呼！

人间一日，蚊界千年。身陷会场却从不开会的蚊子
不知熬了多少代，某年月日，到他们移民始祖的某世孙
辈时的一个明媚的早晨，会场打开了，人们熙熙攘攘，开
会、开会……蚊族中兴的历史重新找到了起点：由于开
会，蚊子们磨牙吮血的幸福时光因此接续上来，并且“会
里有会、会又生会”，前景大好，再加上天天开会决定大
事情的人们，大概永远也不会再开个会来研究是喷洒灭
蚊液呢，还是用蚊香来熏？

那么，欧耶，时光有多悠远，蚊子的幸福就有多久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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